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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普通話教育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個階段的重要標誌是用普通

話作為教學語言。是否應該採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引起教育界同仁和社會的

廣泛關注與討論。就這個問題引發的質疑和爭議的焦點，從根本上說是對普通話

教育的性質認識尚未明確清晰，是對「母語」、「中文」、「普通話」、「粵語」等基

本概念缺乏準確的理解所造成的。這個問題對普通民眾來說似乎不必深究，但對

教育工作者，特別是從事中國語文教育的同仁來說則需要予以釐清，筆者認為這

對香港普通話教育的進一步健康發展至關重要。 

 

一、 對「母語」的再認識 

 

甚麼是「母語」？儘管我們不能像辭書那樣下個準確的定義，可我們心

中都會有一個通俗的理解，就是指從小在母親那裏學來的語言。我們從小跟

着母親說粵語，當然我們的母語是粵語了?! 不過，有的家庭為了提高孩子

的英語水平，父親母親從小也跟他們說英語。隨着香港社會對普通話的重

視，也有一些家庭跟小孩子用普通話交流。那麼，到底甚麼是我們的母語呢？

從個人角度來說，「母語」的確屬於你個人認同的問題。不過，「母語」這個

概念通常是相對外族語或外國語而言的，是指本民族的語言。早在 1951 年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把「母語」稱為「本族語」。「母語不僅屬於個人，也是

屬於民族的」，「母語依賴於民族語言的認同，母語就是民族語」。（李宇明，

2003） 

 

漢民族共同使用的語言就是漢語。據香港政府 2011 年的統計，香港華

裔人士佔人口比例的 93.6%。香港 94.9%的人慣用語言為漢語，其中廣州話

為 89.5% ，普通話為 1.4% ，其他漢語方言則為 4% 。使用的漢語方言，

除廣州話（粵語）外，還包括福建話（閩語）、客家話、潮州話（屬閩語）、

上海話（吳語）、四邑話（屬粵語，包括新會、開平、恩平、台山等）以及

其他漢語方言。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香港人中絕大多數人的民族屬於

漢族。那麼，有關香港人母語的較為確切的表述應該是：香港漢族人的母語

是漢語。當然，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是屬於個人身份的認同問題，那就另

當別論了。 

 

粵語屬於漢語，但通常我們不會用粵語 —— 一種漢語方言來代表漢民

族的語言。明確地說，一種語言中的方言不能視為「母語」。因此，把「粵

語」稱作「母語」，不是嚴格意義上「母語」的含義。因為「母語」的「語」

是「語種」，是指一種語言，而不是指一種語言的地域變體 —— 方言。那

麼，如果我們不用「母語」這個概念，我們如何稱說「粵語」和我們之間親

密的「鄉音」關係呢？語言學者為了與「母語」這個概念區別，取用了「方

言」的「言」字，即「母言」來表述它。李宇明先生在 2003年發表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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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語》中對母語作了語言學理論層面的深入分析，也專門論述到香港人的母

語問題。他說：「香港多數人的母言是粵方言，但其母語仍然應當看作是漢

民族共同語」（李宇明，2003）。 

 

以上論述，並非咬文嚼字，更不是鑽牛角尖。釐清這個問題，不僅對普

通話教育的發展有利，也會對中國語文教育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二、 對「普通話」和「粵語」的再認識 

 

香港推行「兩文三語」的語言政策。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施政報告

中明確指出：「我們的理想，是所有中學畢業生都能夠書寫流暢的中文和英

文，並有信心用廣東話、英語和普通話與人溝通。」政府相關的文件表述得

也很清楚，「三語」的「語」指的是口語，實際是指三種口語的溝通方式。

但是，由「兩文三語」推導、擴展的演繹過程中產生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

甚至把「三語」作為三種不同的語言相提並論，特別是在語言教學理論的探

討中把「普通話」和「粵語」明確地或實際上作為兩種語言來看待，例如採

用教學法上，主張普通話教學應當採用第二語言教學的原則與方法。 

 

我們應該強調，普通話和粵語不是兩種語言，兩者同屬一種語言，那就

是漢語，這是我們討論香港中國語文教育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兩者在口語

上差別這樣大，怎麼是一種語言呢？這是提出質疑的人較為普遍的觀點。要

回答這個問題，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的確，粵語與普通話在口語形

式上差別大是事實，兩者幾乎達到無法相互通話的程度。不過，我們要知道，

這種漢語內部在溝通上的阻隔不是粵語獨有的。中國地域遼闊，存在多種漢

語方言，我們通常可以分為幾個大的區域，有吳語（以上海話為代表）、湘

語（以長沙話為代表）、贛語（以南昌話為代表）、客家話（以梅州話為代表）、

閩語（以福州話和廈門話為代表）、粵語（以廣州話為代表）、北方話（以北

京話為代表）。各大方言之間是難於溝通的，就是同一種方言內部也有難於

通話的情況。雖然粵語內部一致性較強，但也存在差異，方言學家把粵語分

為六個不同的方言片，之前提到的「四邑話」就是其中一個方言片。香港粵

語則屬於「廣府片」。（人們習慣把「粵語」稱作「廣東話」。不過，廣東的

方言不僅僅包括粵方言，還有閩方言、客家話等等。因此，使用「粵語」或

「粵方言」較為確切些）。漢語方言之間存在如此阻礙語言溝通的差異，的

確會影響到社會的交際溝通，甚至影響到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我們通常把這

種漢語方言之間的阻隔稱為「方言隔閡」。 

 

如此說來，講漢語的人之間溝通不是困難重重了嗎？不要過於擔心，我

們的漢語早已形成了漢民族的共同語，而漢語共同語口語的形成也有五六百

年的歷史了，以前叫「官話」，後來也叫「國語」，現在中國內地稱作「普通

話」。普通話就是規範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即現代漢語的標準語。中國政

府積極推廣普及普通話，而且在 1982 年將「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

的條款寫入國家憲法，成為重要的國家語言政策。因此，在內地普通話不僅

是漢族人使用的民族共同語，也是中國各民族之間溝通的語言，成為國家通

用語言。在世界範圍內，以普通話為基礎，也形成了世界華人的溝通語言。 

 

因此，普通話和粵語都是漢語，兩者是現代漢語標準語與漢語方言之間

的關係。有些人會問，既然兩者是同一種語言，那它們就有更多的相同之處

啦？當然如此。由於在普通話教學中，我們通常要找出普通話與粵語的差

異，便於有針對性地教學，因此我們十分強調兩者的不同之處，卻很少探討



淺論香港普通話教育的性質與發展 

229 

兩者的相同之處，以至於產生認識上的偏頗。普通話與粵語相同之處，首先

表現在語法上，兩者可以說基本相同，差異儘管可以歸納出若干條，但是很

有限，這與學習外國語截然不同。語言學大師王力先生在他編寫的《廣東人

怎樣學習普通話》一書中對此有深入淺出的論述。另外，普通話與粵語兩者

之間在基本詞匯上也是大同小異的。據劉照雄先生在編制《普通話水平測試

大綱》過程中的研究分析，普通話與漢語方言「在說法上不同的常用詞語最

多不超過 29.6%。」而在 2004 年研製的《普通話水平測試實施綱要》在《普

通話與方言詞語對照表》中列出的廣州話與普通話對照的常用詞語只有 504

條，只佔《綱要》常用詞語表[表一]6595 條的 7.64%。由此，我們可以清楚

地認識到：「儘管有的方言在語音、詞匯、語法幾個方面與普通話都存在一

定程度的差異，但畢竟是同一種語言的不同方言，它們之間的共同點是主要

的。」（劉照雄，1997） 

 

另外，我們講漢語的人，無論講甚麼漢語方言，都使用共同的文字符

號 —— 漢字，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共同點。有人會說，香港使用的是繁體

字，內地使用的是簡體字，是不同的喲!?其實，我們兩地使用的漢字畢竟是

同一文字體系，繁簡之間也是大同小異的。例如：繁體字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簡體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十四個

字僅有「華」、「國」、「區」以及「別」等四個字字形有差別而已。有學者對

海峽兩岸的現行漢字進行過統計，在常用字範圍內字形相同或字形相近不構

成閱讀障礙的漢字達到 80%（費錦昌，1993）。我們使用的大多數漢字是繁

簡之間沒有差別或差別較小的「傳承字」，而且有差別的繁簡字，字形上也

往往是有聯繫的，是異中有同的。當然，我們在此並非要探討漢字的繁簡問

題，而是探討普通話和粵語的問題。漢字不僅僅是書寫的文字符號，也是漢

語中「有理據性的最小結構單位，制約着漢人的思維方式和漢語的結構」（徐

通鏘，1997）。我們都有這樣的經驗，當一個講粵語的人和講普通話的人溝

通出現問題時，我們就會問，你說的是哪個字？或者乾脆拿出筆來寫下來，

讓你看。一看，十有八九，我們會恍然大悟。一個講普通話的人到香港來，

聽到「落車」、「食飯」、「飲水」與「下車」、「吃飯」、「喝水」不同，主要受

到語音的阻礙，當然不明白你說甚麼。當你寫給他看，或者當他見到寫出來

的漢字，難道還需要費事解釋「落是下」、「食是吃」、「飲是喝」嗎?! 

 

在各漢語方言之間，在習慣用語上可能存在千差萬別，但只要我們用漢

字寫出來，大多可以理解或推測到它的意思。道理很簡單，我們了解了漢字

的本意，無論引申出甚麼語義，派生出多少詞語，我們溝通起來絕不像外國

語那樣難於理解和把握，我們畢竟使用的是同一種語言。正如李如龍先生所

論述的那樣：「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文化的認同感都很強。加上數千年統一

的文字用同樣的形式溝通着紛繁的方言，因此，各方言區的人都從未懷疑過

自己所說的是漢語的一支。」（李如龍，2001）。 

 

三、 對普通話教育基本屬性的認識 

 

討論了以上兩個問題，再進一步論述普通話教育的基本屬性就比較容易

了。 

 

首先，使用「普通話」這個概念，就意味着是相對漢語方言來說的，是

相對講漢語方言的人來說的。一種漢語方言只為某個地區使用漢語的人服

務。粵語就是為廣東、廣西、香港、澳門以及部分海外華人服務的漢語方言。

普通話則是作為漢民族共同語和中國國家通用語言的口語形式，為所有漢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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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及以漢語為第一語言的人，為所有中國人和所有海外華人服務的語言。 

 

普通話教育就是面對以漢語為母語以及漢語為第一語言的人的一種語

言教育。普通話教育實質就是現代漢民族共同語的教育，準確地說，普通話

教育就是現代漢民族標準語的教育。在內地，普通話教育還是國家通用語言

的教育。普通話教育的目的是在我們掌握粵語或者其他漢語方言的同時，掌

握一種在中國人之間、海外華人之間相互溝通沒有障礙的通用語言。從語言

教育的角度看，普通話教育就是漢族人母語基本素質的教育。普通話水平的

高低標誌着漢族人接受漢語母語教育的水平。普通話教育甚至可以列入公民

教育的範疇，成為公民教育中語言基本素質教育的內容之一。 

 

我們可以把普通話教育分為正規教育和非正規教育兩類。 

 

正規教育，簡單地說，就是學校教育。普通話教育在內地和香港都是納

入正規教育的。不同的是，內地的普通話教育是融入學校中國語文教育之中

的，而香港的普通話教育主要是以「普通話科」作為獨立科目進行的。從

1986 年開始，香港普通話科納入小學和中學的課程，成為可供選擇的科目；

到 1998 年普通話科定為所有中小學的核心課程；1990 年到 1992 年分別公

佈了小學和中學普通話科課程綱要。儘管普通話科存在教學課時不足等種種

不盡人意之處，但普通話進入課堂成為推行「兩文三語」語言政策的有力舉

措，是具有香港特色的，是值得讚賞的。所謂非正規的普通話教育，是指學

校以外的教育機構舉辦的以短期培訓形式為主的普通話教學形式。此類教學

形式，在香港十分發達，很有市場。不過，這不是我們要討論的重點。  

 

下面，我們有必要討論一下普通話作為正規教育的特點。 

 

有個特點是常被人忽視的，那就是，普通話學習對於香港的學生來說，

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零起點。接受普通話教育的學生，已經從小學習掌握了粵

方言或其他漢語方言。這就意味着他們已經掌握了與普通話基本相同的語法

和一定數量的普通話常用詞匯。我們的普通話教學完全可以憑藉已經掌握的

粵方言知識，充分利用粵普之間的語音對應規律，有意識地更多地利用這種

正遷移現象。 

 

另外，我們有必要着重談談教學好普通話語音在正規普通話教育中的重

要作用。大家都知道，香港的中國語文教學已經把漢語的詞匯、語法知識與

技能通過學校教育奠定了基礎。換句話說，香港的中國語文教學已經為普通

話教學從書面語上做好了準備。這是因為，普通話是「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

著作為語法規範」的。因此，粵語與普通話溝通的最大障礙就突出地表現在

語音上了。 

 

普通話語音教學包括發音教學和正音教學。發音教學屬於技能性的訓

練，而正音教學屬於對字詞語音形式的記憶訓練。凡是技能訓練都需要反復

操練，普通話發音訓練也是如此。筆者堅持認為，普通話真正需要教的就是

語音，沒有教好普通話語音，就是沒有教好普通話。語音教好了，我們就要

帶着學生們多聽多說多運用，那就主要不是「教」（操練），而是主要通過「用」

普通話來提高語言的運用能力了。普通話發音訓練的最佳時期是小學的初級

階段。 

 

普通話作為正規的語言教育對語音標準程度的教學應該提出甚麼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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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呢？一些學者出於降低教師和學生的心理負擔的好心，也可能受到某些

第二語言教學理論的影響，提出對教師學生語音上有錯有缺陷也無妨的「寬」

要求，筆者認為這對普通話教育的發展是不利的，甚至是有害的。 

 

無論學習哪種語言，語音標準程度都是語言水平的重要標誌，而且通常

還是首要的標誌。就拿港人的英語學習來說，對語音標準程度的要求就毫不

含糊。不僅有的機構針對港人對英語學習中使用國際音標不熟悉的現實，開

辦培訓課程，而且從幼稚園開始，學校就以英文外教是金髮碧眼，他們的母

語是英語作為賣點。就連港人把廣州話作為粵方言標準語來學習的時候也不

例外。香港設立的「粵音水平測試」就是以「粵音」作為衡量港人粵語水平

的尺度。不僅如此，粵語正音節目還上了廣播電視，還有專門的組織推動此

事。的確，語音的純正程度是人們掌握一種語言（或方言）達到高級水平的

重要標誌。 

 

大家知道，教育心理學的研究認為，學習語音的關鍵期（也叫敏感期）

是在 2 至 13 歲之間，超過青春期再學習另一種語音，就會帶上原有語言或

方言的某種口音，絕大多數人難於達到標準的程度。13 歲之前，正是我們

的孩子們接受正規教育的時期，我們如果放鬆要求，等到他們超過青春期以

後再學習標準的普通話語音就要花太多的時間和精力而難於提高水平。普通

話語音沒有教學好是我們普通話正規教育的失敗。 

 

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正規教育（指外族人、外國人在學校學習漢語），

對語音標準的要求是否可以降低呢？盛炎先生在論述第二語言教學的論著

《語言教學原理》中，針對 70年代功能學派提出的「有缺陷而有效的交際」

（這裏所說的「缺陷」包括「語音缺陷」）論點，明確認為漢語作為第二語

言的「語音教學要高標準、嚴要求，這是有效交際所需要的」，竭力主張「標

準的發音，有效的交際」才是正規語言教育所追求的目標。道理很簡單，語

言交際是憑藉有聲語音作為物質外殼來傳意的。作為正規的教育，即便是第

二語言教學，語音有缺陷甚至有錯誤，也是難於達到有效交際的目的的。普

通話教育本身就是現代漢語標準語的教育，而且作為學校正規教育，所追求

的目標無疑也應該是「標準的語音，有效的交際」。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語音標準程度的要求，不要同採用何種教學方法混

為一談。語音標準程度的要求提高了，並不意味着就要當面糾錯，不留情面，

打擊學生的學習熱情，當然不是這樣。我們糾正學生語音錯誤要特別注意保

護學生的學習熱情，多鼓勵學生。我們在教學中要提出階段性目標，分清正

音的輕重緩急，抓住階段性的重點，多採用發音示範的方式達到正音的效果。 

 

四、 泛議香港普通話教育的發展 

 

1. 普通話教育與中國語文教育 

 

首先，我們應該明確，普通話教育是中國語文教育的組成部分。 

 

「中國語文」簡稱為「中文」。從概念上說，甚麼是「中文」？

翻開《現代漢語詞典》一查：中文即「中國的語言文字，特指漢族的

語言文字。」經過語言學者調查認定的中國語言有 129 種之多，漢語

只是其中一種語言。當然，人們通常是用漢語來代表中國的語言文字。

因此，「中文」等同於「漢語」，例如中文教學實際就是漢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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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們香港人說的「中文」，有時是指「粵語」。當相對英文來

說，把粵語稱作「中文」 並沒有甚麼錯，粵語的確屬於「中文」。但

是，「粵語」不能作為「中國語文」的代表，這如同「粵語」屬於「漢

語」卻不能代表「漢語」一樣，道理是相同的。 

 

那麼「中國語文」中的「語」和「文」指的是甚麼呢？學者們眾

說紛紜，特別對「文」有多種解釋，或稱為「文字」，或稱為「文學」，

還有稱為「文化」的，甚至稱為「文章」的。我們僅從語言教育的角

度分析，「中國語文」至少應該包括中文的書面語和口語兩個方面，

而中國語文教學無論是書面語教學，還是口語教學都應該是漢民族共

同語的教學，香港中國語文教學儘管有自己的特色，但也不應該例外。

我們只要翻開香港中國語文教材看看，就會發現書面語的教學內容的

確都是漢民族共同語的內容。儘管我們會發現滲透進了一些粵方言的

色彩，但這些反映粵方言的表達習慣，是已經進入或幾乎有資格進入

漢語共同語的語言成分，至少是接受過中國語文教育的人可以理解和

把握的。中國語文從古代就是「雅言」和「通語」的共同語教育，香

港的現代中國語文教育也深受其影響。儘管香港一些學者曾主張在中

國語文教學中不排斥「港式中文」，但實際語文教材選文的主體篇章

仍是「標準中文」，而且香港中學的中國語文教材所選用的範文篇目

就更為典範了。 

 

中國語文教學中的書面語教學就是現代漢民族共同語的教學，而

目前香港中國語文科教學媒介語大多採用粵方言，因此，就形成了香

港「言文不一」的所謂「特色」。反觀香港英文教學即英國語文教學，

政府週年視學報告中把大多數教師能在教學中操流利的英語視為教學

的「優點」。的確，人們認為用英語口語作為教學語言來教學英文書

面語和口語是天經地義的，不僅如此，甚至認為其他科目也應該使用

英語作為教學語言，卻沒有人主張在教學英文的課堂上使用粵語作為

教學語言的。照此推論，用現代規範的漢民族共同語的口語 —— 普

通話作為教學語言來教學現代漢語共同語的書面語和口語也本是順理

成章，無可爭議的呀！這種「我手寫我口」的「言文一致」、「言文

合一」本來就是語言教學的常理。假定一個外國人到中國學習漢語（中

國語文），我們用一種漢語方言，例如上海話、廈門話、長沙話、河

南話等其中一種方言作為教學語言，其結果會怎麼樣？投訴事小，可

能要遭到抗議啦。中國內地的對外漢語教學，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

當然是毫無疑問的，而且教師的普通話水平不能低於普通話測試的 87

分（即二級甲等以上），這是取得對外漢語教師資格的必備條件。 

 

2. 用普通話教學中國語文的趨勢 

 

另外，學者們熱衷於討論用普通話教學中國語文，是否可以提高

中文水平的問題，筆者卻在思考另一個問題：中國語文教學對提高普

通話口語水平有甚麼作用？筆者認為，普通話口語形式的嚴謹、準確、

得體等方面，常常需要中文書面語的學習成果來造就和體現。普通話

科儘管與中文科分科進行教學，但實際上從來就不是獨立發揮作用

的。普通話水平的提高與中文書面語的提高有很強的互為促進的作

用。如果把兩者形容成兩條腿的話，語文水平的提高是在兩條腿的交

替進步中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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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國祥博士在展望二十一世紀香港普通話教育的發展時，用八個

字作了精闢的概括：「中普合併，多姿多彩」。的確，目前普通話科

教學從獨立科目開始出現與中文科合併的趨勢，而用普通話作為教學

語言就是這場變革的序幕。中國語文教育將面臨一個歷史性的轉變，

這個轉變是必然趨勢，是不可逆轉的，是遲早會發生的事情。香港政

府教育部門順應潮流，因勢利導是值得稱讚的明智之舉。 

 

由於香港政府積極推行「校本管理」的改革，學校享有在行政和

教學上更大的自主權。因此，用普通話教中文，普通話科向中文科逐

步合併的形式將會出現「多姿多彩」的局面。從步驟上考慮，學校首

先應該創造條件開始用普通話教中文。在此基礎上，建議大多數學校

的普通話科仍然保留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對加強普通話教學十分有

利。「中普合併」的大計，需要創造條件，水到渠成，我很贊同學校

對此舉採取「積極而又穩步」的策略。從長遠看，我們歡欣鼓舞，充

滿信心，的確，用普通話教中文，普通話科向中文科逐步合併是一個

必然趨勢，這是普通話教育走向「言文合一」更高的理想階段。換句

話說，普通話科作為獨立的科目可能有一天會被取消，這不是普通話

教育的削弱，更不是普通話教育的結束，而是普通話教育走向更高階

段的標誌。將普通話教育融入中國語文教育之中的「中普合併」，是

一個牽涉到中國語文教育整體的大調整，需要憑藉教育界群體的智慧

和創造力才能完成。由於香港語言政策與內地有別，中文教育會借鑑

內地的成功經驗，但不會完全走內地語文教學的路子，在推進過程中

會出現「多姿多彩」局面，我們期待香港走出一條有特色的中國語文

教學之路。 

 

3. 漢語拼音教學問題 

 

在這個歷史性的轉變裏，我們有必要強調一個容易被人忽視的問

題，即小學漢語拼音教學問題。目前漢語拼音教學是香港普通話科的

教學內容，因此人們會把漢語拼音的作用局限在普通話教學的範圍

內。在中國語文教學處於整體調整的歷史時刻，我們應該重新為漢語

拼音教學定位。 

 

說起漢語拼音，人們會認為這些 b p m f 只不過是小兒科的東西，

其實它不可小視。大家都知道，漢語是聯合國規定的六種正式工作語

言之一，但卻不一定了解，早在 1979年 6月，聯合國祕書處起草、翻

譯或發出的各種文件都用漢語拼音作為在各種拉丁字母文字中轉寫中

國名稱的標準。1982年 8月，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決議採用漢語拼音

作為世界文獻工作中拼寫中國專有詞語的國際標準。研究機器翻譯、

自然語言處理的語言學家，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副所長、

應用語言學研究室主任的劉湧泉先生說：「我國語言學界取得了不少

成就，其中漢語拼音是最大的成就，是影響千秋萬代的傑作，是沒有

申請專利卻有國際專利權的重大發明。」這並非誇大其詞，是恰如其

分的評價。我們舉例說明，當今是現代信息化社會，語言文字是重要

的信息載體。現代人生活中手機、電腦不可或缺。漢語拼音在漢字信

息傳遞和轉換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它已經發展成為語文信息工具。

另外，既然漢語拼音是拼寫中國專門詞語的國際標準，只要你學習以

拉丁字母（或稱羅馬字母）作為文字符號的西方語言，包括英語、法

語、德語、西班牙語等等在內，你就不得不學習和使用漢語拼音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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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寫中國人名、地名以及相關詞語的拼寫方法。 

 

的確，漢語拼音的作用不僅僅是給漢字注音和作為學習普通話的

工具，而應該看作是學習語文、教學語文的工具。在香港，漢語拼音

在學校用普通話教中文以後，不僅僅用於教學普通話，還用於漢字識

字教學、閱讀教學甚至寫作教學等諸多方面，可以成為學生語文自學

的工具。 

 

用普通話教中文以後，漢語拼音放在哪個年級開始教，是漢語拼

音教學目前要着重探討的關鍵問題。這方面，香港可以借鑒內地和新

加坡學校漢語拼音教學的經驗。內地進行漢語拼音教學已經整整 50年

了。從 1958 年秋季開始，小學一年級語文課本的第一部分就是漢語拼

音的教學內容。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也明確規定「初等教育應當進行

漢語拼音教學。」當然我們處在香港的語言環境中會強調，香港實行

「兩文三語」與內地的情況不同。那我們再以新加坡為例。新加坡政

府十分重視華文教育，用了 18 年的時間尋求一種華文教學的最佳途經

（卜兆鳳，2001）。1980 年，從小學四年級開始使用漢語拼音輔助華

語華文教學。1993 年，改為從二年級下學期或三年級開始教學漢語拼

音。1998 年，在 8 所小學試行從一年級開始教學漢語拼音，試驗取得

成功。1999 年 1 月開始，新加坡教育部決定在一年級全面實施漢語拼

音教學。在 18年裏，他們主要探討幾個問題：「漢語拼音在語文教學

中到底有何作用？」「漢語拼音何時教最好？」「漢語拼音是增加還

是減少語文教學的負擔？」新加坡《聯合早報》文章說：「這 18 年，

是一個漫長的用漢語拼音輔助華文教學的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

識的過程；這 18年，也是一個對小學漢語拼音教學該從哪年級起步，

不斷探討、終於達至共識的過程。在新加坡的語言環境下，形成這麼

一個共識，並付諸實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卜兆鳳，2001） 

 

在香港，漢語拼音放在哪個年級教？我們主要考慮：用普通話作

為教學語言後，漢語拼音在整個中國語文科教學中用來做甚麼？除用

來教學普通話外，漢字教學要不要用？網絡信息轉換方面要不要用？

如何解決師資培訓問題？筆者認為，漢語拼音要作為語文輔助工具集

中學習，而不要作為語言知識分散學習。因此，漢語拼音在小學一二

年級內集中教學，最為理想。本港一些小學已經在這方面積累了不少

寶貴的教學實踐經驗，我們應該加以探討和總結。香港是個十分講求

實效的社會，有內地和新加坡的成功經驗，應該不需要太長時間來解

決小學漢語拼音教學的定位問題。 

 

4. 發揮普通話朗讀在中文教學中的作用 
 

還有一個需要強調的問題 —— 發揮普通話朗讀在中文教學中的

積極作用。普通話作為獨立科目，普通話朗讀只是普通話教學的方式。

普通話教中文以後，還原了「言文一致」的本來面目，普通話朗讀應

該成為中文教學的重要手段。 

 

中國人把到學校學習稱作「讀書」、「唸書」，認為語文學習就

要「讀」，要「唸」，要「誦」。學校傳出朗朗的讀書聲才成其為學

校。中國人這種根深蒂固的思想與漢語學習規律的獨特之處有着密切

關係，那就是「重感悟、重積累、重語感」。的確，誦讀是中國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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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育的精華。國內學者針對內地語文教學只注重篇章語義分析，

忽視朗讀在語文教學中的作用的情況，發出呼籲「還語文課以朗朗的

讀書聲」，強調「語文教學應以感悟、積累為核心，以培養語感為重

心，逐漸形成對文章風格、氣勢、情感、意境、表達等方面敏銳的感

受力，而朗讀無疑是感化熏陶、強化記憶、積澱語感的最有效的方法」

（韓向東，2000）。的確，朗讀符合漢語以聲傳情的特點，有利於學

生中文書面語和普通話口語語感的形成與發展，有利於全面優化學生

的語文素質。因此，普通話朗讀的水平不僅反映普通話口語水平，同

時也是體現中文的綜合素質。 

 

五、 結語 

 

總之，香港「兩文三語」政策對提高中文書面語的社會地位，對提高漢

語口語的社會地位，即提高粵語（漢語方言）和普通話（漢語標準語）的地

位，有十分積極的作用。香港學校教育中普通話獨立分科在提升港人的普通

話水平方面功不可沒。隨着普通話教育的發展，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拉開

了「中普合併」的序幕，普通話教育將走向新的更高的發展階段。香港普通

話教育的着眼點是為了香港的下一代，為了孩子們的成長和未來發展。而通

過學校教育使公民從小熱愛祖國的語言文字，增強中國文化的歸屬感和認同

感，則是香港普通話教育發展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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